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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族服饰设计中的踏虎凿花艺术

张 希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踏虎凿花艺术来源于苗族服饰上的纹样蓝本，其花样繁多且品种齐全，苗族服饰很大程度上促

进了踏虎凿花艺术的产生，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按照苗族人的信仰意识，湘西苗族服饰中踏虎凿花的

题材可分为 3类，即图腾崇拜主题、生肖崇拜主题和自然崇拜主题。作为衣饰底样，踏虎凿花有其独特的艺
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在布局上注重对称与平衡，在构图上繁简得当、疏密有致，在寓意上寄予了苗族人

们对世间万物的美好祝愿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苗族服饰中踏虎凿花艺术可以传统节日为契机，以凿

花艺术元素作为庆典符号，并结合旅游文化宣传得以发展。同时，可将踏虎凿花批量制作成布艺装饰画、年

画等形式运用于家装等领域，凿花艺术元素还可运用于信息时代的卡通、动漫等艺术形式中。凿花艺术的

传承可以考虑在一定范围内普及民族特色教育，将踏虎凿花纳入基础教学体系，为培养优秀凿花艺术工作

者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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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in the
Design of  Xiangxi Miao Clothing

Zhang Xi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is derived from the Miao costume pattern. With its great variety in patterns and
product lines, the Miao costumes have greatly promoted the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Miao
people’s belief consciousness, Tahu chiseled flowers in Xiangxi Miao clothing mainl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totem worship ,  nature worship and Chinese zodiac worship themes.  As the clothing ground pattern,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had its unique artistic features, which were mainly displayed in paying attention to symmetry and balance;
focusing on the unification of complicated and simple  composition with harmony of density and spacing;  delivering Miao
people’s best wishes to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and keen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Traditional festivals could be used as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by  taking it  as the celebration symbol, and combining it into the
tourism culture. Meanwhile,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could be mass produced into cloth art adornment pictures and new
year pictures as home decoration. The chiseled flower element could also be used in cartoon and animation fields.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could be taken into the basic teaching system as the inheritance in certain ethnic education in order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raining exper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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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踏虎凿花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

县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因其起源于湘西芦

溪县踏虎乡，故名为踏虎凿花。踏虎乡的凿花艺术

来源于苗族服饰上的纹样蓝本，不仅花样繁多，而

且品种也相当齐全。踏虎凿花是一种不用剪刀的剪

纸，它是用刻刀凿制完成的，主要用于绣花底样、庆

典、祭祀活动等中的装饰品，在湘西苗族服饰领域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绣在衣服上的文明”。

踏虎凿花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鲜明的艺术个性、精

湛的工艺技巧饮誉国内外，名列中国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苗族服饰曾被称为

“穿在身上的图像史书”，苗族服饰与踏虎凿花艺术

之间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苗族服饰的花纹和饰物

等绝不仅仅是对形式美的追求，还表现了对历史意

义的追寻以及对故乡情结的表达，彰显着独特的民

族特色[1]。

踏虎乡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嫁女要嫁剪

花郎，肩挑担子走四方，出门身上无银两，回来银

子用箩装。”[2]262-263民谣中所说的“花郎”又称“花

客”，是踏虎乡最具特色的凿花艺术的创作者和传承

者。其时踏虎乡的花客非常辛苦，一年里基本上 11
个月都在外面卖花，鸡还未鸣就要起床，劳累奔波

一整天，风餐露宿，晚上还要在松油灯下继续熬夜

凿刻第二天要卖的花样。他们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

将做出的凿花产品散卖到各县大小乡镇。在凿花艺

术的鼎盛时期，很大一部分凿花产品由花客们转贩

到川黔邻近几县乡村，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丰富

了周边人们的生活[3-4]。踏虎凿花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除了依赖于这些花客们，也离不开苗族的服饰文化，

其与苗族服饰有着较深远的渊源。通过苗族刺绣这

种媒介，踏虎凿花艺术以图案纹样的形式传达到苗

族服饰中，人们将凿花纸样描述为“剪在纸上、绣

在衣上、穿在身上”[5]的图案形式。

1 苗族服饰与踏虎凿花艺术的渊源

1 .1 踏虎凿花艺术概述

要追溯踏虎凿花艺术的背景，首先需谈到中国

颇具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剪纸。在中国民间美术

中，剪纸可以称得上是最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和欢

迎的一种艺术形式。首先，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在

造纸术还未发明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在一些薄质

材料（如树叶、金银箔、丝绢等）上采用镂空的艺

术手段制作类似剪纸了。其次，在与其他艺术形式

对比时我们不难发现，剪纸所具有的独特的、不可

替代的艺术特色，正是其千百年来在民间长久流传、

长盛不衰的原因。中国的剪纸分为南北两派，各有

其风格和特点。郭沫若先生曾对我国民间剪纸做了

诗的概括：“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

见南方之刻纸，玲珑剔透得未有。”[2]44- 45由此可见，

郭沫若先生对南方剪纸赞赏有加，他所说的南方之

刻纸就是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凿花艺术，是湖南湘西

一带广为流传的应用于苗族服饰民俗的剪纸花样，

当地也称“扎花”或“锉花”。

踏虎凿花的制作工艺有干、湿纸刻法两种，常用

的为湿纸刻法，其工艺流程大致分为 6个步骤[6]3-17：

1）创作画稿，即用铅笔在白纸上描绘设计的图案，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好的设计

图案才能成就好的作品；2）确定纸的层数，薄纸一
般为 10~16层，稍厚一点的为 8~10层，整齐叠放在一
起，每隔 4~5层抹上一层粉，以便于剥离；3）将画
稿放在最上面，用针尖在画稿上需刻去的空白处打

眼，用纸钉插入固定；4）用浸过水的毛巾拧干水后，
将纸垛包裹起来，保持约 30 min，湿润纸张；5）将
纸垛放在特制的蜡板上，由内向外凿刻花样；6）将
花样剥离，完成凿花作品。

踏虎凿花艺术创作者中最出色、最著名的当属

黄靠天大师，其徒弟邓兴隆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邓

兴隆已被授予踏虎凿花的传承人称号[7-8]。邓兴隆不

仅对传承踏虎凿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还在新

时代的背景下，不断探寻和发展着踏虎凿花的艺术

特色。作为凿花艺人，邓兴隆不仅继承了黄靠天大

师的技法和理念，更以创造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艺

术，总结出自己的一套创作技法与见解。

1 . 2 苗族服饰与凿花艺术的关系

凿花艺术主要通过苗族刺绣这一艺术形式存在

于苗族服饰之中，可以说，苗族服饰很大程度上促

进了凿花艺术的产生，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苗

族是一个爱美善绣的民族，服饰穿着是其日常生活

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一种意识和行为无形

中也对服饰本身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苗族服

饰能受到如此重视与苗族的历史息息相关。苗族是

一个只有独立语言而没有独立文字的民族，其服饰

就成为了记录历史和传达人们乡土情结的方式。据

记载，苗族有 5 000多年的历史，苗族的先人乃“九
黎之后”，他们的历史曲折而艰难，经历了无数战争

以及几次大驱赶和大迁徙，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

碍。于是，苗族人们将自己的历史与情感都倾注在

服饰的设计和制作当中，创造出了苗族人特有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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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艺术，这种艺术主要通过其服饰上的特殊图案得

以具体体现。这些图案就是苗族服饰最大的魅力所

在，因为它们不仅具有文字功能，而且还传达出一

种具有神秘色彩的特定含义，这种特定含义外人或

后人无法完全解读。

这样丰富多彩的服饰民俗直接促成了踏虎凿花

艺术的批量化生产，凿花艺术为刺绣提供绣模。苗

家妇女一般先将构思好的花样凿刻出来，贴在要绣

的布面上，再依样穿针刺绣。如果在他人处遇到中

意、好看的花样，便用纸将其拓剪下来，并相互交

换。这样的工作逐渐成为一个工种，从绣花的流程

中分离，于是，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凿刻绣花底样的

剪纸艺人。这些剪纸花匠为追求效益，便利用刻刀

进行小批量的凿花花样加工复制，较之于单纯的铰

花而言，其工艺稍复杂。

2 苗族服饰设计中的凿花主题

踏虎凿花的题材内容丰富，载体多样。按照苗族

人的信仰意识，可将其分为 3类：图腾崇拜主题、生
肖崇拜主题和自然崇拜主题。在湘西独特的生活环

境和文化背景下，踏虎凿花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

和精神载体而存在。对于凿花本身而言，纸张就是

其存在的物质载体，而湘西苗族民俗社会生活中的

信仰意识则构成了踏虎凿花艺术的精神载体。这样

的精神载体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凿花艺术对题材内

容的需求。踏虎凿花与苗家服饰中的刺绣艺术血脉

相连，可以说，踏虎凿花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苗族服

饰而存在。所以，踏虎凿花最美的作品隐藏在苗族

服饰之中，踏虎凿花所体现的美不仅包括其鲜明的

形象和生动的形式，更包含丰富深刻的内容。不同

的功能需要不同的题材主题和不同的表现形式，这

些内容是渗透于感性形式之中的理性内容，是融合

于具体形象之内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规律。踏虎凿花

作为湘西苗族人们内心世界的艺术符号，也就是象

征其灵魂和精神世界的符号语言，更是苗族传统美

学观念的形式载体。

2.1 图腾崇拜主题

在原始氏族社会里，人们往往将一种特定的动

物、植物或者是其他虚构物当成是他们的祖先、保

护神，这便是原始社会里的图腾崇拜。不同的氏族

会有不同的图腾崇拜，因此，图腾就成为了原始社

会氏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之一。这种图腾崇拜，从

视觉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氏族间的社会组织标志，通

过这统一的象征符号，氏族群体更加团结；从深层

次上来说，图腾崇拜是人们寻求氏族归属感和安全

感的需要。

在苗族人们生活的聚居地，关于图腾符号的起

源解释是通过神话传说流传下来的。《苗族古歌·枫

木歌》是苗族的物种起源神话之一，里面有这样的

描述：“蝴蝶妈妈”从枫香树心里生出来后，和水泡

交配产下 12个彩蛋，然后由一种叫“脊宇”的鸟来
孵化，生出苗族的祖公姜央、雷公、龙、象、水牛、

虎、蛇、蜈蚣等 12个兄弟。在苗族人们的心中，“蝴
蝶妈妈”不仅是人的始祖，也是神、兽、鬼的始祖。

因此，踏虎凿花在苗族服饰中的图腾主题主要以蝴

蝶、龙、枫树等形象为主，这些形象逐渐成为人们

表达情感需求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符号，成为苗

族祖先图腾和吉祥含义的代名词。如图 1 [ 9 ]所示为

“四蝴捧寿”凿纸花

样，这是一幅五莲凉

帽的凿花底样，五莲

凉帽是以 5 瓣莲花为
外型造型基础，采用

左右对称式构图，莲

瓣中的花样根据题材

内容变化。在这幅凿

纸花样中，外边的 4瓣莲花轮廓以 4只蝴蝶为主题元
素，将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的不同姿态适形抽象化，使

其跃然纸上，中间的花瓣为寿字造型。在细节处理

上，4只蝴蝶的触须相依相伴，结构紧凑。苗族人将
头部饰物视为最神圣的装饰，可见五莲凉帽上的“四

蝴捧寿”图案的重要意义。

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四蝴捧寿”来源于北方

“五蝠捧寿”语义的转换，湖南方言中“蝴”“蝠”“福”

发音相似，因为莲花一般为 5瓣，故将中间的花瓣凿
刻“寿”字纹样，其他花瓣则刻上蝴蝶，即形成了

湘西独具民族特色的“四蝴捧寿”。

蝴蝶作为苗族的民族图腾，几乎运用于苗族服

饰和日常生活用品的所有装饰中，在此选取黄靠天

先生的 2幅蝴蝶系列服饰凿花作品作具体分析。蝴蝶
系列的凿花作品中，蝴蝶的眼睛一般向外凸出，分

为点状和环状 2种。如图 2 [10]中的蝴蝶眼睛为环状，

图 3[10]中的蝴蝶眼睛为点状。蝴蝶头顶上的触须一般

为卷草纹。卷草纹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中的一种，即

在一条连绵不断的“S”型波状曲线上，饰以各种枝
叶、花卉等，构成一个图案化的特有纹饰。触须的

数量一般为 2~3对，且有意识地组合成小蝴蝶状，在
触须中部喙的部位多有“山”形花冠，用以连接两

图 1 “四蝴捧寿”

Fig. 1 Four butterflies with
the“longe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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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细触须。蝴蝶的身躯多似蝉虫，体内多以弧线

纹饰，翅膀上的表现最为丰富繁复，根据不同的蝴

蝶纹理，以圆、半月弧、梅花纹、如意纹布置构图，

尤其注意下部翅膀的收尾处理。如图 2所示“蝴蝶石
榴”纹样，尾翼采用 2颗倒挂的石榴，结合枝叶，寓
意多子多福；图 3所示“如意蝴蝶”纹样，前翅和后
翅均以重复的如意纹元素收尾，越往下越小，且疏

密得当，给人一种灵动的韵律感。如意纹在凿花中

也相当常见，如意原指一种器物，梵语“阿那律”，

柄端作手指形，用以瘙痒，可人如意。按如意形状

设计的半抽象如意纹样，借喻“称心”“如意”。

  

另外，康熙年间陆次云《峒溪纤志》中记载：“苗

人……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

衣各别以色，散处山谷，聚而成寨。”从中可以看出，

苗族部落因地域环境变化，衣纹服饰各有不同，不

同地域的苗族人们对图腾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黔东

南苗族崇拜枫木，认为远祖姜央是由“蝴蝶妈妈”的

12个蛋孵化而成，后打败雷公、龙、虎而夺天下；然
而湘西及黔东北认为龙是其祖先，至今仍有“接龙”

的习俗[11]。

2.2 生肖崇拜主题

生肖也称属相，“生”指出生，“肖”意为相似。

人们将动物十二支与人的出生年份相联系，构成十

二属相，并将动物习性的印象与人的属相性格甚至

整个人生相联系，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肖

文化。生肖文化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到

唐代时更为流行。表现十二属相题材的民间剪纸，是

农耕时代人们对生肖文化的直接认知，不仅为了装

饰点缀，也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理想[12]。

十二生肖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与动物崇拜密

切相关，我们的先民跟动物有着紧密的联系，属相

是在这些动物关联到生命存在的前提下逐渐形成的。

生肖崇拜在湘西苗族服饰文化中的应用相当广泛。

如图 4[9]所示的“公鸣富贵”，这是一种用于苗族妇女

所穿高腰围裙上的凿纸花样，其主体图案是盛开的

牡丹和引颈高鸣的公鸡，这一场景虽然刻画的是普

通的生活情景，却蕴含着深刻的寓意。鸡鸣将旦预

示着光明和幸福的到来，以“公鸣”谐音“功名”，

以牡丹象征富贵，表达了湘西苗族人们期盼儿孙功

名富贵、向往生活幸福美好的精神诉求。湘西苗族

的围裙分为高腰和低腰 2种，其中高腰围裙在苗族服
饰中的地位较为重要，因为高腰围裙更讲究裙头装

饰，一般外部轮廓呈钟形或扇形，裙头位置处于胸

前，更易引人注目，在苗族女服中有“门脸”之意。

另如图 5[13]所示的“连年有余”高腰围裙裙头，其上

装饰为连（莲）年有余（鱼）图案，色彩丰富，图

案组合匠心独运。

  

苗族在炎黄发明天干地支日历的同时，发明了

十二神兽日历。据道光刻本《凤凰厅志·卷十一·苗

防一·义学》等史料记载：“苗民不知文学，父子相

传，以鼠牛虎马记年月，暗与历书合。”现在湘西苗

人在立法文化方面仍普遍采用农历，且习惯以鼠、

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

二生肖计时辰和安排农事，每一项农事活动从不因

推算错误而延误。

2.3 自然崇拜主题

湘西苗族人们坎坷的历史遭遇使其与自然有着

更为密切的交往，历代的统治者对苗族的歧视、驱

赶，使苗族人们一再迁徙，长期生活在偏远的原始

山区。再加上中国的农业文明背景，人们一般通过

农业生产活动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这使其不仅

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区别以及人类对自

然的依赖，并且对自然中的山山水水有了更强烈的

依恋情感。他们将自然界中一些自认为奇怪、理解

不了的事物顶礼膜拜，认为那是灵性的外现，是神

的化身，因此对其产生浓烈的崇拜之情。这其中包

括对日月星辰、岩洞山石、鸟兽虫鱼、树木花草、水

火等的崇拜。

踏虎凿花作品即表现了这种崇拜之情，作品中

的自然物大多为了辅助主题，交代主题的环境，且

其主题图形多共用自然环境图形的边缘，使其和谐

图 2 “蝴蝶石榴”

Fig. 2 The pomegranate
butterfly

图 3 “如意蝴蝶”

Fig. 3 The wish-granting
butterfly

图 4  “公鸣富贵”
Fig. 4 The fortune

singing rooster

图 5 “连年有余”

Fig. 5 Better life
ever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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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为一体，这是踏虎凿花区别于其他剪纸的一大特

色。在湘西苗族服饰踏虎凿花的运用中，对树木花

草、鸟兽虫鱼的崇拜成为主题，并结合其寓意，表

达了苗族人们的美好生活愿望。如图 6[9]所示的“盘

长结藤”鞋跟花，该作品

采用山字形造型，左右

对称布局，内部图案为

牵牛花和盘长纹样的组

合，象征福寿情长，万事

如意。“蝶恋花”图形的

鞋头花中，外型呈半弧

形，单只蝴蝶与左右呼应的花卉构成“蝶恋花”的

主题，古人常以蝴蝶喻才子，以鲜花比美人，“蝶恋

花”则喻示着美好的爱情。

相对于苗族服饰其他部位的图案装饰而言，鞋

花的图案更加简洁明快，活泼单纯。鞋花篇幅不大，

按部位分鞋头花、鞋帮花、鞋跟花和鞋垫花 4类，一
双绣花鞋并非 4 个部位都需绣上图案，可以取其一
二，图案多为花草、鸟雀等纹样。

3 苗族服饰设计中的凿花艺术特色

苗族服饰在苗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踏虎

凿花艺术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作为衣饰底样，与苗族

服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踏虎凿花艺术

是依附于苗族服饰而发展的，但其发展又不仅依赖

于苗族服饰。作为衣饰底样，踏虎凿花有着其独特

的艺术特色。

3 .1 对称与平衡的布局

衣饰凿花作品在布局上尤其注重对称与平衡，

这里的对称是指一幅凿花作品的上下、左右相互对

应。凿花手工艺者在凿刻对称图形时，会先将纸对

折，然后画出基本单元形，再在一半纸面上进行凿

刻，完成后原来一半的图形便成了左右形状相同、方

向相反的两面对称的图形。另外，还有四面对称凿

花、中心对称凿花、部分对称凿花等形式。对中国

剪纸艺术有着重要研究的吕胜中先生说：“也许人类

本身的形体就是对称的，而世上又有那么多对称的

物体，所以又造就了人看着对称和成双成对顺眼的

习惯，甚至送给亲朋好友一点礼物，都讲究个‘送

双不送单’。”[14]3如图 7 [6]59所示的“五蝴捧寿”被面

心花凿花纹样，这幅作品由 5只结构相同的蝴蝶巧妙
构成，采用了多次对称的构图形式，每一只蝴蝶都

是一个单元形，最后 5只蝴蝶的成型图又构成了花的
形制。

  

平衡与对称不一样，对称形式上的相等让人感

觉严谨、庄重，而平衡则是通过一定形式的组合，使

画面给人以一种“平稳”的感受。苗族服饰凿花作

品并不全是对称的，尤其是在表现特定历史画面的

题材图案中。作者为了使画面稳定、丰满，一般通

过“量感”来把握整幅作品。凿花作品镂空的位置

较多，给人感觉“量感”不足，需要在布局上补充，

这是形式上的要求。在艺术的平衡现象中，心理感

觉上的所谓轻重之说，指的是对某种形式的兴趣越

浓厚或对其意义的发掘越深刻，其“量感”就显得

越充足。

3 .2 繁简得当，疏密有致

湘西踏虎凿花艺术家黄靠天先生认为，粗糙简

单的纹样不耐看，华而不实的图案不纯真；其创作

主张为：繁中求简，简中见繁，细腻而不见其假，粗

狂而不失其真，并力求构图严谨饱满[6]5-6。受黄靠天

大师的影响，很多凿花创作者在表现手段上，内部

的细腻处多以阴刻为主，采用简单的单元形进行合

理布局，使画面稳重有序而不凌乱；在表现风格上

注重写实，但又不是完全写实，有时根据原内容进

行解构、重组等，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装饰性。此

外，以黄靠天为代表的凿花艺术家们还十分善于运

用点、线组合的形式，来传递富有个性特征的面，并

运用对比、重复、重叠等形式法则，巧妙营造画面

的意境，从整体上把握局部，做到不轻不重，繁简

得当，疏密有致。

3.3 意寓吉祥

自古以来，人们用各种语言形式表达着对吉祥

的诉求。踏虎凿花艺术作品中隐含的吉祥寓意是苗

族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美好祝愿和对美好生活

的希冀与向往，这反映了一种至善至美的装饰艺术

特点，也是老子崇尚自然，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

祥观念的体现。苗族人们这种对吉祥的强烈追求来

源于对自然灾害的困惑和对长期迁徙生活的不安定

感。在苗族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吉祥的渴求

异常强烈，以致于在多种艺术形式中都有体现，其

图 6 “盘长结藤”

Fig. 6 A panchangjie

图 7 “五蝴捧寿”

Fig. 7 Five butterflies with“longevity”

b）成型图a）单只蝴蝶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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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服饰是最主要的体现形式。应用于服饰中的凿花

艺术在表现形式上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其吉祥

主题思想凝聚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承载着人们精神生活中所有的美好想象。苗族服饰

凿花中的吉祥图案设计独特灵巧，极具浪漫色彩，富

于幻想，展现了一个吉祥美好的凿花世界。

苗族人们将其追求吉祥的美好愿望融入服饰中

的方式主要有 3种：围绕民族图腾“蝴蝶妈妈”所产
生的一系列含有吉祥寓意的谐音纹样是其中最主要

的方式，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式；其次是生肖中

的吉祥寓意，这是从生肖属相本身挖掘出来的，是

特定的吉祥寓意；第 3种是通过多种物象组合在一起
而形成的吉祥语言。

3.3.1 吉祥图腾

《韩非子》有云：“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

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 从古至今，“福”都是人们
眼中表达美好的字眼，是吉祥意义中最典型的概念。

因此，人们根据当地的民俗信仰对相关的吉祥符号、

吉祥物、吉祥图案均赋予福的涵义。蝴蝶是白苗图

腾崇拜的符号。在苗族的神话中，人是由蝴蝶演化

而来的，“蝴蝶妈妈”是苗族的始祖，也是苗族的保

护神。这种对“蝴蝶妈妈”图腾的崇拜，表现了苗

族人们祈求“蝴蝶妈妈”的庇佑，表达了他们对幸

福美满生活的吉祥愿望。这种对“福”的美好诉求，

使“蝴蝶妈妈”成为踏虎凿花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题

材，不管是单个运用还是组合运用，都可用来传达

苗族人们对“福”的热切盼望。

通过前文对蝴蝶系列作品的详细阐述，以及对

黄靠天大师的作品分析，可以看出苗族人们对“蝴

蝶妈妈”的崇拜之情，这便是一种象征着吉祥的图

腾崇拜。至于为何选择蝴蝶而非蝙蝠，笔者认为有

2种可能：其一是前文中提到的湖南方言的误读；其
二，因为蝴蝶被认为是苗民的“祖先”，是苗族的图

腾，他们热爱蝴蝶远胜过蝙蝠。

3.3.2 吉祥生肖

十二生肖已成为传统剪纸热衷的创作题材，苗

族服饰凿花中关于生肖题材的作品也较多，作者通

过夸张、抽象等手法，将十二生肖的神韵活灵活现

地展现在凿花作品中。生肖与属相之间的联系使生

肖除了具有纪年的意义外，还具有了表达人们对人

生的重视和对生日的纪念意义。生肖剪纸的流行，从

根本上说，表达了苗族人们对动物的崇拜和热爱。生

肖剪纸还与苗族人们求子生育的风俗有着密切的联

系。如苗族人们认为“虎”是阳刚之气的显现，是

英雄豪杰的化身，对“虎”的崇拜与喜爱，表现了

苗族人们征服世界的豪情，因此，苗族小孩的头饰

中一般会有“虎”图案的装饰，脚上也要穿虎头鞋，

这都体现了苗族人们对“虎”这一生肖的崇拜与喜

爱，表达了苗族人们希冀孩子在老虎的庇佑下健康

成长，长大了也能像老虎一样勇敢的美好愿望。老

鼠在十二生肖中位列第一，在多种民间艺术中，老

鼠的形象随处可见。据民间传说，老鼠长期居于地

窖中，只有夜间出来活动，能与鬼神相通，可预知

人事吉凶祸福，人们由此对老鼠产生敬畏崇拜之情。

另外，老鼠具有强盛的繁衍能力，对老鼠的崇拜象

征着人们内心对生

生不息的渴望。如

图8[15]所示“老鼠嫁

女”凿花图样中，老

鼠的脑袋被高度概

括成几何形，整幅

画面充满了戏剧色

彩，表现了老鼠嫁

女的隆重场景，由

此可看出老鼠在苗

族人们心中的重要

地位。生肖“猴”与

“侯”谐音，寄寓着

老百姓对加官封侯、飞黄腾达的仕途追求。生肖“鸡”

是光明的使者，人们曾将公鸡喻为“太阳鸟”，黎明

公鸡啼鸣，太阳就会从东方升起，新的一天从鸡鸣

开始，同时鸡又是“吉”的谐音，因此，公鸡便成

为光明和吉祥的化身。生肖凿花中蕴含的如此丰富

的吉祥内涵，是苗族人们对生命观的美好诠释。

3.3.3 多重吉祥的物象组合

生活中很多物象题材被人们赋予吉祥的意义，

它们之间的相互组合又可以构成具有多重吉祥含义

的新物象。这些互相组合物象的吉祥凿花题材直接

来源于老百姓生活中常

见的植物和动物，如菊、

鱼、牡丹、莲花、喜鹊以

及各种瓜果等，它们来

源于生活并真切地反映

生活。如图 9[14]155所示的

“牡丹莲花”凿花图样，

这是一幅童帽凿花纹

样，上面凿刻着牡丹和

莲花的组合纹样，寓意

富贵长久。物象组合凿

花题材一般采用以下托

图 8 “老鼠嫁女”

Fig. 8 Mouse daughter’s
wedding

图 9 “牡丹莲花”

Fig. 9 The peony l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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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寄情的寓意手法：1）谐音法，即以音象形的表现
手法，如莲花和鲤鱼的组合寓意“连年有余”；2）谐
形法，即将某个形象简化为另一个场景的代表，如

以一朵云彩表示天空；3）象征法，即借某一物象使
人联想到此物象所象征的概念，如以桃子象征长寿，

石榴象征多子，鸳鸯象征爱情，松树象征长青不老，

牡丹象征富贵，喜鹊登梅象征喜事来临等。物象组

合的凿花题材内容简单通俗，与生活密切相关，充

分表现出苗族人们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这些物象

组合几乎不会有狰狞怪诞的内容出现。

4 苗族服饰中踏虎凿花艺术的传承

踏虎凿花虽然已经被授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称号，但是其发展现状却令人堪忧。踏虎凿花代

表的只是苗族人们的审美情趣，并且一个民族的审

美情趣也是需要依附于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而每个

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又是即时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

在政治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文化已经趋向现

代化，湘西苗族服装也正在逐渐从传统中抽离出来。

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对服装的要求更多地转变为

简单、舒适、时尚。苗族服装有其特色，却不利于

人们的日常活动及行动，苗族人们也仅在节假日才

会盛装出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苗族服饰已不太

适应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同样，踏虎凿花作为苗族

服饰刺绣底样，也面临着转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二者如何共存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转型才能

既发展又保留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也成为重要的研究

课题。

首先，苗族服饰与凿花艺术两者的发展可以是

并行的，两者具有相互依附性，其发展首先需要考

虑的就是“舞台”，即有无用武之地。如果现在的社

会对其需要越来越少，那么其所面临的可能就是逐

渐走向消亡。传统节日为苗族服饰和凿花艺术的发

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

视宣传和发扬传统节日，并将一些传统节日新增为

法定节假日。苗族服饰和凿花艺术的发展可以传统

节日为契机，利用每个时段的节日风俗，以凿花代

表作作为庆典符号，人们盛装出席，点燃苗族的节

日热情。同时，还可以结合旅游文化来发展当地特

色文化，带动游客走进当地节日民俗，感受风土人

情，并将凿花作品作为纪念品出售，让凿花作品和

苗族服饰真正成为当地的特色，使踏虎凿花和苗族

服饰艺术成为湘西旅游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

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家装的品质要求

越来越高，踏虎凿花也可以脱离服装，但不脱离刺

绣艺术，批量制作成布艺装饰画、年画等，作为特

色产业来发展，以满足那些喜爱民族文化的人们的

需求。凿花艺术元素还可运用于信息时代的卡通、动

漫等艺术形式中。总之，可通过各种方式，将凿花

艺术融入社会的各个方面，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其艺

术价值和生命力。

其次，凿花艺术与苗族服饰的发展还面临着手

工艺者稀缺的问题，这也是传承这一民间手工艺最

大的瓶颈。根据当地的传统习俗，凿花艺术这一手

工艺传女不传男，传内不传外，从而导致好的凿花

手工艺者越来越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与开放和交

流密不可分。随着时代的变迁及人们思想意识的进

步，可以考虑在一定范围内普及民族特色教育，将

踏虎凿花纳入基础教学体系，为培养优秀凿花艺术

工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结语

任何艺术形式的诞生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都

依附于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

都有一个不断演变的发展过程。踏虎凿花艺术也不

例外，它依附于湘西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湘

西苗族独特的服饰文化推动了踏虎凿花的小批量生

产。应用于服饰底样的主要功能也是踏虎凿花有别

于其他中国民间传统剪纸的特色所在。人们在突显

其个性和差异性的同时，更应该将目光放在凿花艺

人及其作品上，因为凿花体现的不仅是苗族手工艺

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是承载了苗族女红文化的

活的图像史诗。

踏虎凿花是苗族人们在几千年来与自然世界的

交流中产生出来的艺术形式，它不但包含着农耕文

化下劳动人民朴实的审美思维取向，更体现了人们

在求生存的同时所怀抱的美好愿望和精神寄托，这

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作为一种

文化意象，还是踏虎凿花本身，都已成为一种具有

表现性的艺术形式，归根结底都出于表现湘西苗族

人们的心灵需求和情感动机，它是苗家人在不同情

境需要下创造出来的、体现和谐愉悦的自然境界的

艺术，也是他们的精神创作和情感宣泄的产物。它

与苗族服饰的完美结合是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将

这一重要的艺术形式传承并创新是当前一项重要的

任务，且需在保护两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让其得

到更好的发展。

张 希 湘西苗族服饰设计中的踏虎凿花艺术

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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